
尹桂芳是最早进行越剧改革
的演员，越剧十姐妹之一，她创立
的尹派，是越剧小生中的第一个
流派。

1919年 12月 1日，尹桂芳出
生在浙江省新昌县。18岁时，父
亲因病去世，随母亲逃亡到新昌
县城附近。1929年 4月，第一次
观看的笃班戏《百花台》后，她被
的笃戏迷住了，萌生了学戏谋生
的想法，便在新昌县孟家塘梁家
井村潘洪涛举办的的笃班里学
戏开蒙，学习旦角。后来又进入
嵊县上东乡下任村李华水的“醒
狮剧社”学戏。1932年 1月，醒狮
剧社解散，尹桂芳便到嵊县华堂
镇大华舞台，学唱绍兴大班文
戏，后转投竺基焕学习绍兴大班
武戏，又随京剧班王惠去学习京
剧。四处闯荡，尹桂芳生旦净丑
皆演，能文能武，亦生亦旦，戏路
很宽。

1938年底，尹桂芳到上海，加
盟了旧上海老闸桥旁的永乐戏
院，后在同乐戏院领衔演出。曾
与施银花、赵瑞花、竺水招、傅全
香等合作，在越剧界以小生挂头
牌，那个时期，正是上海越剧由花
旦台柱向小生台柱过渡的时期。
她演的角色，多是善良、儒雅、温
和的青年，这与形成她的流派特
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尹桂芳表演深沉委婉，洒脱
隽永，流畅舒展，缠绵柔和，韵味
醇厚，独树一帜。其唱腔艺术，
醇厚质朴，跌宕有致，具有“圆、
润、糯”三大特点，风靡越剧界，
经久不衰，在越剧小生中学尹派
的占大多数，有“十生九尹”之
称。

运用大段来叙事、抒情，是尹
派唱腔的一大特色，尹桂芳的清
板与众不同，不但特别长，而且表
现手段十分丰富，速度变化和节
奏处理既十分规则，又非常自由，
长不而拖，活而不乱，非常耐听，
引人入胜。她演唱的《浪荡子》中
的“叹钟点”，表现了一个青年在
十里洋场中沉沦的往事，用了128
句唱，这样长的唱段在越剧中是
十分少见的。根据内容的变化和
人物感情的变化，这段唱用了 18
种速度，节奏时紧时松，旋律层层
推进，把人物悔恨交加的心情刻
画得细致入微。

“耳听得，一点钟，钟声勾起
我浪子梦。往事历历多心酸，回
忆不禁眼圈红。我爱读书勤用
功，幼小是一个好儿童。青梅竹
马有伴侣，萍妹妹与我爱相共。
小山湖边长爱苗，花前月下情意
浓。岁月更换人长大，却将情线
系春风。爱情债，相思梦，结成了
一对鸾和凤。新婚之乐乐无穷，
我写尽笔墨难形容。想到以前甜
蜜处，我热泪已向眼边涌……”

“耳听得一点钟”以及后面的
两点、三点、四点、五点，旋律基本
相同，但又有细微的变化，既使人
加深印象，又让人有新鲜感，较好
了体现了尹派的独特风格和高超
的艺术技巧。

尹桂芳的唱腔具有灵活多变
的可塑性，表现不同人物时有较
强的适应性。如在《盘妻索妻》中
扮演的梁中书和《何文秀》中扮演
的何文秀，都是知情达理、才貌双
全的书生，都在爱情婚姻问题上
遇到挫折的年轻人，但尹桂芳在
唱腔处理上却大不相同，梁玉书
是权臣之子，生于富贵之家，他主
动向谢云霞示婚，而不知谢云霞
有杀父之仇，“洞房”一场的唱腔
用舒缓优美的尺调腔，通过以静
求动的艺术手段，体现梁玉书温
存、文雅的性格和内心的喜悦这
情，曲调秀丽柔美。何文秀是个

穷书生，与相国千金王玉兰相爱，
历尽磨难，他中状元后化装成算
命先生寻访妻子，尹桂芳把四工
腔与自己的流派结合起来，在“算
命”一场中，她借用了苏州评强和
杭州武林调的旋律与唱法，使唱
腔富有浓郁的喜剧色彩。

“时辰八字排分明，文秀要算
自己的命，别人的命儿我不会算，
自己的命儿我算得准。左造男命
二十一，命里规定说终身，他祖上
家业全无份，自立成家闯前程。
出身原是官家子，父母爱他掌上
珍，上无兄来下无弟，他是无姐无
妹独一人。 一周二岁娘怀抱，三
周四岁离娘身，五岁六岁无关口，
七岁八岁上学门，九岁十岁有文
昌关，十一十二倒安宁，十二算到
十七岁，十七岁上有灾星！十七
岁命犯天狗星，无风起浪波涛
生。朝中奸贼来残害，害他全家
一满门，只有此命能逃生，他是穷
途落魄去飘零。可比瞎子过竹
桥，破船渡江险万分。幸得红鸾
喜星照，路逢淑女私赠银，男无聘
金为表记，女无媒证自成亲……”

尹桂芳在艺术上追求创新，
上世纪 50年代初，尹桂芳演出历
史剧《屈原》，从人们见惯的“风流
小生”，到演长须的士大夫，人物
跳跃度非常大，当时有人劝她，不
要丢掉自己的风格流派，但她坚
持探索，扮演了屈原在“天问”一
段中，她吸收了京剧老生唱腔因
素和绍剧的一些单调，保留越剧
的特色和尹派风格，激昂浑厚，令
人耳目一新。《屈原》的唱腔标志
着尹派有了新的突破，而尹桂芳
随后又突破行当的限制，成功地
演出了现代剧《江姐》，以其特有
的艺术魅力，使江姐这一革命先
烈的形象在戏曲舞台上放射出夺
目的光彩。

1959年 1月 25日，尹桂芳怀
着一股热情率“芳华越剧团”全体
演职员 63人，举团迁往福建，到
八闽大地播撒越剧艺术的种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常年处于
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尹桂芳
中枢神经损伤，但她时刻不忘越
剧事业。1979年处于半瘫痪中的
尹桂芳，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上
海越剧院的帮助下，举办了盛况
空前的“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
会”。越剧界的所有著名演员袁
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
文娟、戚雅仙、吴小楼等都同台演
出和上台祝贺。尹桂芳和袁雪芬
合唱了《山河恋》中的选段《送
信》。这是她们在四十年代十姐
妹义演时唱过的一段对唱，是当
年越剧姐妹团结反抗旧社会的经
典唱段，又成为越剧老姐妹新时
期再立新功的开场曲。尹桂芳的
那一股坚强、豪迈、乐观、开朗的
澎湃热情征服了数以万计的越剧
观众。

1993年4月18日，“一代风流
——尹桂芳”艺术系列活动拉开
帷幕，尹桂芳率领弟子张国华、朱
祝芬、尹小芳、尹瑞芳、茅威涛、赵
志刚、张学芬、王君安、张丽君等
演出尹派名剧。2000年3月1日，
尹桂芳去世，她一生演过的上百
个剧目，如《屈原》、《江姐》、《浪荡
子》、《红楼梦》、《西厢记》、《何文
秀》、《玉蜻蜓》、《信陵君》、《盘妻
索妻》、《沙漠王子》，塑造的贾宝
玉、屈原、何文秀、信陵君等一系
列经典艺术形象永远留在戏迷的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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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见栟茶名士蔡映辰的《绿云庵诗词》
□ 冒建国

纯朴隽永尹桂芳
□ 越 明

近日我有幸翻阅了如皋市石庄
镇周保如先生珍藏的历史资料，其
中一本线装古籍吸引了我的眼球，
书名为《绿云庵诗词》，这本古诗词
的作者是清末民初的如东栟茶名士
蔡映辰。

蔡映辰（1859—1913 年）字少岚，
号浣雪，清附贡生，初为通州儒学训
导。戊戌变法后创办栟茶启秀文社，光
绪三十一年（1905年）独资创办栟茶启
秀等小学堂，开启新学先河。蔡映辰在
诗词绘画方面颇有造诣，著有《绿云庵
诗词》等。而我翻阅的赫然正是此书。

周保如先生收藏的这本书封面已
显残破，但书的内容却完整无缺。书
为线装，书高 25.5厘米，宽 15厘米，内
页竖排，无标点，书眉高达 5.5厘米。
以宣纸仿宋体活字印刷，十分古雅。
扉页印有蔡映辰遗像一帧，先生理短
发分头，留有八字须髯，身穿对襟中
衫，俨然民国士绅形象。

正文前有两篇序文：《绿云庵诗存
序》《绿云庵诗词合刊序》，均为其学生
兼族子蔡观明所撰。现将二序分录于
后。

绿云庵诗存序：

自吾师贞敬先生之歿，诗词遗稿
散不可收。先生固不待文字重，然唯
有以自重，而益足以重其文字，则遗集
不存为尤可惜也。今距先身殁逾十
稔，其孤成立，乃克偏征父执所当存录
先生之文词，得诗如干首，词如干阕，
彙诗为二卷，名之曰绿云庵诗存，而附
词于后。达实与编订之役，既成，而序
之曰：近古之无纯儒也久矣，先生学不
傍门户，腾口说著简策以自见，惟暗然
躬践。又不为岸峻特异，人不觉其高，
而先生之出人远矣。以其笃行廉正宜
其发而为诗，方严质奥如阳明心斋，而
熟知其工正典瞻乃近于才人之所为
也。盖儒者之末流在于饰情矫性，而
不知上圣之行即在匹夫匹妇之用，而
不觉之间必远于人，人之情性而为圣
贤，而圣贤亦怪矣，安在其为庸德，而
可师法于天下后世也。惟世习儒之
矫，以为风雅之于严正绝不可容，则知
先生生平。而读先生之诗者，或信其
诗而疑其人，得吾之说，然后可以知纯
儒之情性。犹是庸人之情性，而其文
词亦不必异乎才人之所为，庶几可以
无疑。

呜呼，使先生于躬践之余而有纤
豪之名，心欲参席理学魁儒，则不必为
诗，为诗亦必矫为方严质奥，以免于鄙
士之訾。今乃称情而出，又不略收拾，
以冀流传，至于几几澌灭以尽，其心之
旷远何如哉！此所以虽不肖如达，抚
其篇什逖然遥望叹息向慕而不能自己
也。达又忧夫后之读先生之诗者或徒
赏其藻丽之工而未闻其笃实之操，则
又不如读寻常才士之词，而斯编之将
不能向慕而不能为自己也。达又忧夫
之后读书先生之诗者，或徒赏其藻丽
之工，而未闻其笃实之操，则又不如寻
常才士之词。而斯编之存将不能为益
于天下，故特略著先生之不同于斥弛
之士，而又高出于伪儒者如此。至其
生平行迹，达尝表于其墓，故兹不详
焉。”

绿云庵诗词合刋序：
有清一代以诗词名者数十百家，

大抵诗祖盛唐，词宗晚唐五代，温舒雅
正，郁郁乎承平之象也。同光以后，世
变日亟，人心激越，诗一变而江西之派
盛，词一变而梦窗之焰炽，生涩怪奥以
相矜，而自然之理趣几尽。虽有厌其
凿而矫之者，亦惟趋于豪快伟异，以适

其沈郁慷慨之思。若夫清远之味，蕴
藉之容，华缛之美，和缓之音人无为之
者，为之亦不足以取贵于时也。然而
世不能久乱而弗靖，人情亦不能久激
而不弛，则今之所贱又安知非他日之
所贵哉？

吾师贞敬先生，生咸丰之季年，处
海滨兵革不及之地，席腴业，鲜忧虞，
冲静其襟，粹端其度，所交游者又多隐
沦淡泊之士。故其诗词一守先辈所谓
正宗之榘矱，而不染晚近谬诡之风，虽
才与气若有不足。晚年萃心力积德行
义，不复措意文词，篇什尤鲜。然当乱
离之际读之，如置身熙皓之天，盖有不
禁忾然心动者矣。

先生殁后搜遗稿不得，其孤清述
为征集百首，尝属余序之矣。今年秋
忽无意中得全稿箧间，余为编次，为诗
五卷，词一卷，删十一，存十九，其有可
以不存而未尽删者尚十一，或可以见
性情，而不必论工拙，或以余于诗词之
所宗仰，与先生之风格有所异同。执
己概人则爱憎主而是非淆，故宁过而
存之，以俟后之论定也。

编定，将付刋印，既录前序附于，
后复取向所未及者论之，书于卷端。

丙寅冬受业族子达谨序。
蔡映辰的《绿云庵诗》，全书诗五

卷，351首，为编年体，上自甲戌，终壬
子，词一卷，56阕，不编年。蔡映辰生
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卒于民国二
年（1913年），享年54岁。

同治十三年（1874年），蔡映辰 16
岁时开始写诗，当年写了 4首。后光
绪三年（1877 年）先生 19岁时一年就
写了 15首诗。光绪二十六年（1902壬
寅年）先生 44岁那年诗写得最多，达
到 64首。先生写诗最少的一年为其
52岁宣统二年（1910庚戍年）全年只写
了1篇，其次在先生54岁时（民国元年
1912壬子年）只写了3篇。

蔡映辰去世 13年后的丙寅年，即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的儿子将《绿
云庵诗词》刋印发行。

《绿云庵诗词》开编为甲戌之《春
晚》诗:“瘦尽梨花柳絮飞，碧黛庭院静
芳晖。垂帘细驻沉檀火，误却梁闻燕
子归。”先生 16岁写下这首诗，可见先
生早慧，不但对诗词悟性甚高，而且能
恪守格律不逾矩。

先生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

甲午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清朝灭
亡、中华民国成立等历史大事件，然
先生的作品中虽然不见有上述的时
代风云之作，但展现的生活小景，倒
也描写细腻、情感丰富。先生 44 岁
时因与其相伴 30 年的妻子去世，他
创作了《哀絃集》，有悼亡妻之诗 46
首，这一年唯此一题，可见先生实为
性情中人。

蔡映辰于晚清动乱之世，处海滨
僻壤之地，交游多隐沦淡泊之士，故多
纯儒冲静之气、恬淡雅致之风采；先生
的诗有清远之味、蕴藉之容、华缛之
美、和缓之音，一股儒雅之气扑面而
来。读其诗如沫春风，先生之襟怀、气
度跃然墨楮间。

蔡映辰因为生意多涉足于南通域
内和宁、常、扬、泰等地，从他的诗中可
见气象万千，既有大江浩瀚之气，也有
小溪潺湲的娟秀之气。

蔡映辰在戊子年写的《正月初三
日晚发栟茶》：

春色迎新岁，覉怀讬短篷，波明
两岸雪，帆饱一天风，古树昏鸦黒，斜
阳野寺红，晚来寒气重，莫放酒尊空。

这首诗语言优美，节奏明快，形象
直白，显示出先生写作独特风格。

藏 珍 楼

稻床是一种用于掼稻（脱粒）的农
具。据《中华农器图谱》记载：“古代农
器·脱粒农具”中有“稻床”词条：“稻床
是稻谷脱粒器具。‘稻登场，用稻床打
下谷，晒干飏净。’它的形制为：‘…….
床以木制，四足前俛后仰，床面横贯以
竹，若帘然，农人两手持稻，以穗击于
床，使谷脱于地……’”。

旧时，为了赶稻麦的脱粒进度，大
人们常常把几岁的孩子也赶来参与掼
稻掼麦。“噼噼啪，噼噼啪，童养媳妇来
掼麦；掼得快，婆婆夸；掼得慢，婆婆骂；
当心回家吃糍粑”。当年乡间流传着这
样的“掼麦”童谣。吃糍粑可不是什么
好事，就是要挨巴掌了。“掼稻”比掼麦
子略好一些，掼稻在秋天，天气已经不
是很热，“掼麦子”的人就苦了，掼麦子
时值盛夏，天气炎热还只是一方面，更
有那刺人的麦芒，会往掼麦人的脖领里
袖管里钻，刺得人浑身难受。而那镰刀
割出的麦秸茬口，锋利如刀，扎得掼麦
子人的脸上手上伤痕累累，苦不堪言。

结构简陋的稻床跟犁杖和牛耙一
样，属于农家必不可少的农具。在乡
间，不是所有农户都备有稻床，大多人
家或者置备不起，或者懒得置，要用的
时候向人家借，不方便借的时候就只
能在场院里搁上一块门板或者一块石
头，在上面胡乱地摔打。掼脱下来的
麦子和稻谷，无法像稻床一样从竹棱
子间抖落下去，只能聚在上面，不一会
就得停下来清理一番，很是麻烦。

我家是有稻床的。我家的稻床边
框是桑木的，呈暗红色，也许是因为上
面浸透了父辈们的汗水。在我很小的
时候，麦收时节，在我家院场上常常会
出现这样的镜头：一大一小两个人，面
对面，在稻床上掼麦子，大人掼一下，
小孩也掼一下，大人再掼一下，小孩也
再掼一下……那就是父亲和我。当
然，父亲举起的是一小捆麦子，我攥起
的只是一小把或者几根。我学着父亲
的模样，把麦子高高举过头顶，然后使
劲向稻床掼去，麦穗撞在稻床荆条上，
一粒粒掉下来，撒在地上。父亲哈哈
笑着，说：“好了，我儿子会掼麦子了。”
我也得意地咯咯笑着。

不多一会儿，我的脸上身上就满

是汗水了，父亲停了手，替我擦去脸上
的汗，顺便刮一下我的鼻子，笑我是个

“细花脸儿”，我也伸手摸摸父亲粗糙
黑黝的脸说：“你是个‘大花脸’”，哈哈
哈哈，父亲笑得更开心了。

收场的时候，父亲把稻床搬到场
边，我倚坐在稻床架上捧着水杯喝水，
看父亲母亲收拾场上的麦子，谈说着
今年夏季的收成，谈说我该上学之类
的闲话。这时，西天太阳的余晖把场
边的树木抹成一片金黄色，把麦堆和
父亲母亲也涂抹成金黄色。

这是我家稻床留给我的美好印
象，当然，更多的印象是掼麦时的艰辛
和苦难。

从我开始在稻床上掼麦子掼着玩
到真掼，这一掼就是二十多年。在参
加工作以后，每到大忙季节，我还会回
家伺候稻床几天，因此，我对稻床的记
忆是很深的。

时间走到上世纪 70年代，生产队
有了拖拉机和毛滚脱粒机，从此，每到
麦收，生产队的男男女女们就围着机
器转。但是，用脱粒机脱粒，还是离不
开人工，需要人工收割、人工挑运、人
工站机、人工清理，其工作量仅仅是少

了一道人工掼打的工序，因此，这时候
还有不少人在稻床上掼麦掼稻，我家
的稻床常常在自家掼完以后，还要被
人家“请”去帮几天忙。

直到 90年代，收割机才终于开进
我家地里。

这时的父亲年近古稀，掼麦子的手
臂已经举不过头顶，只能将打麦场让给
收割机。收割机第一次在我家地里作
业的时候，父亲围着它默默地转着，我
知道他心里有点不服气机器，他在眷念
着他的稻床。不过，当看到收割机不过
个把时辰的功夫就收获完了我家的几
亩麦子，而且把麦籽直接运送到场院上
的时候，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稻床的使命终于完成了。由于多
年不用，我家的那架稻床已经缺臂膀
少腿。老稻床被我扔在小库房里，老
父亲却舍不得，他又把它拣出来挂在
墙上。依着父亲，他是要把稻床当作
一件传家宝予以传承的，后来，还时常
要把稻床上曾经发生的事重新拿出来
说一番。可惜的是，后辈们对这些已
经不感兴趣，任由他独自在那里唠叨。

老父亲给人的感觉有点像一架过
时的稻床。

稻 床
□ 孙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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